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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根据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樊锦诗
真实事迹改编的历史传记电影 《吾爱敦煌》
正在热映。这部电影将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
莫高窟搬上大银幕，为观众塑造一位具有赤
子之心的文物保护者形象。

影片讲述了樊锦诗别样的人生故事，表
现了她不同的生活侧面。首先，樊锦诗一生
专注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片中，当她被问及做完一套完整的莫高窟考
古报告需要多长时间时，她坚定地回答：“两
百年、三百年或者更长时间。我这辈子能出
一卷是一卷，能出两卷是两卷……”简短几
句话就道出了这位“敦煌的女儿”对中国文
化传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工作思路上，樊锦诗积极拥抱新事
物、始终关注新技术。该片揭秘式呈现莫高
窟考古报告撰写背后的曲折。其实，早在20
世纪 60 年代同志们就已开始着手准备资料。
他们用 1 毫米粗细的蘸水笔笔尖画了一二十
年，第一卷书稿却惨遭退稿，因为手绘测绘
图精准度不够。20世纪80年代，去外地开会
的樊锦诗第一次看到电脑。她敏锐察觉到数
字技术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决定打破
时间空间限制，打造“数字敦煌”。面对有人
打莫高窟的主意时，她不怕得罪人，坚决反
对只顾眼前利益、破坏文物的做法，尝试在
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探索出一条优化路
径，建立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

在人才培养上，樊锦诗深知敦煌地处偏
远，生存环境艰苦，要留住人才，必须靠事
业和情感，所以她与年轻同志打成一片，帮
助青年成长成才，确保敦煌事业后继有人。
片中多次展现了樊锦诗同年轻同事之间的交
往。比如，美院毕业的学生想要画出自己的
国画作品，而不是每天面对电脑绘图，樊锦
诗耐心开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使
年轻人认识到敦煌研究院工作者首先是一名
文物工作者，然后才是艺术工作者。片中还
讲述了樊锦诗亲自下厨烹饪，在家中宴请年
轻同事，自掏腰包让远在上海的家人邮来咖
啡，给绘图的同事们提神醒脑等事例。这些
内容都体现出樊锦诗对人才队伍建设的重
视，从而保障敦煌研究院的可持续发展。

影片不仅表现了樊锦诗一个人的不懈努
力，更展示了所有敦煌儿女的坚韧付出。作
品一开篇，便将常书鸿、段文杰及其他敦煌
研究院同事的群像展示出来。而在表现樊锦
诗的工作内容时，她也时常想起前辈们的叮
咛——常书鸿说过，莫高窟是饱经沧桑的历
史老人，赡养老人是我们做儿女的天职。正
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敦煌研究院的工作
者一代代接续奋斗，无私奉献，使宝贵的文
化遗产得以流传下来，为中国乃至全世界了
解、关注。

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只有静水流
深的深情陪伴；没有紧张刺激的寻奇探险，
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奋斗……相较于
奇观性呈现、戏剧性提炼，《吾爱敦煌》在艺
术风格上更加注重对考古的真实性、历史性
展现。创作者在后期调色阶段，整体采用暖
色调，使之与黄沙覆盖的神秘之地——敦煌
的独特自然风貌相统一。近年来，文博考古
内容成了影视创作的热门选题。但这种题材
创作难度很大：若选择非实景拍摄，布景对
历史细节必须细致还原，这需要巨大的资金
支持和精力投入；如果选择实景拍摄，又要
以文物保护为前提。从这个角度看，文博考
古题材如何进行影视化呈现，还需要文博考
古工作者与影视创作者共同探索。而《吾爱
敦煌》 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
一种参考的样式。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许莹

电影《吾爱敦煌》：

用赤子之心承接文明之光

最近两部电影中，于和伟
扮演的是完全不同的角色：《坚
如磐石》 中白手起家一人独大
但 又 始 终 被 权 力 钳 制 的 黎 志
田、《二手杰作》中碌碌无为却
拨开云雾见日出的马寅波。而
这两个角色，也意味着于和伟
的演技到达了一种新的阶段：
不管是群像演出还是突出个体
的剧作，他都能表现出自己的
最佳状态，成为影片的一抹亮
色。更重要的是，他用表演的
方式，实现了对某些生活中复杂
瞬间的再现和捍卫。

黎志田作为黑势力的代表，
从“棒棒”白手起家，逐步成为
当地富有阶层——金五集团的董
事长，掘金过程官商勾结，充满
罪恶。影片开始时的黎志田摆出
一副志得意满准备退出江湖的状
态，实际刀尖舔血，危机四伏，
于和伟将山城棒棒军的艰难奋斗
的前半生浓缩为果断狠辣处理事
情的决断力、带有杀气的眼神、
抿紧的嘴角和充满气场的电影台
词表达。于和伟将黎志田塑造成
为一个有软肋的狠人。他拥有的
这个小小私人帝国来之不易，在
极端强硬的同时，必须像端着一
碗要溢出来的水一样维持着他和
身边“高人”们的关系。那根金
闪闪的扁担表明了他前半生的举
足为艰和一定要爬到人尖的决心
和斗志，他每次拿起扁担捍卫自
己的安全时，瞬间力度倍增。

在集团中和弟兄们在一起
时，黎志田处于高位，微仰头视
角向上，同时也带着警戒和某种
处于权力高位的自得；黎志田和
郑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郑刚对
他的拿捏，黎压抑自我假作卑微
中带着狠劲儿、被呵斥时又慢慢
表达自己的诉求和夹枪带棒地要

挟。这两人的关系线是电影叙事
的主线，也是电影中最富有张力
的时刻。他们随时可反噬对方，
同时也依附于对方而生存。他们
是一面镜子的正反面，表面的明
亮和背面的漆黑沆瀣一气。于和
伟塑造的黎志田和郑刚的关系
中，强调内在气焰的对立，比如
签合同一场戏中，黎志田不得不
按郑刚指示去完成指派的任务，
但那摄像头内才可放大的回眸的
表情里，于和伟生动地演出黎暗
处的怒目，假装的低眉，皆为戳
心反骨。

黎志田的女儿是他最大的软
肋，他把所有的情感都给了自己
的女儿，体现出一种毫无保留和
不加掩饰的爱。女儿难产刚生了
孩子，黎志田指挥手下抓苏见
明，却意外被攻击，尽管生命危
在旦夕，他坚持不发出声音，维
护一个安宁的氛围，做出“嘘”
的动作，怕把隔壁的女儿吵醒。
对女婿David，黎志田的表现体
现了人物内心因爱而生的恐惧，
发现女婿欺瞒女儿的事实，他拿
出杀手锏，先是劝退，然后又狠
毒杀之，面对David他才是真的
怕，这人占了他女儿的爱，他试
探着要把江山让给他，但恐惧辛
苦打下的江山被他人掠夺。又涉
及到可能对女儿的伤害，即使错
杀，也绝不能放过。

在电影《二手杰作》中，于
和伟演出了马寅波这样一个成长
和心态滞后于时代的中年人与现
实的碰撞，演出了他在与世俗通
融、决裂又最终和解状态中的若
干挣扎。

在《二手杰作》中，于和伟
完成的任务是：如何在巨大假定
性的情节下，摆脱符号化和夸张
脸谱化的倾向，释放一个有烟火

气的、凡人所经历的人生。
电影中的他，处于一种“局

外人”的状态，想成为作家，积
压了诸多的文稿却总被出版社拒
绝。儿子意外坠楼后，他以儿子
的名义出版了自己压箱底的书，
书在炒作之下疯狂畅销，达到一
个书生的人生巅峰，但儿子醒
来，梦即破碎。在某种程度上，
马寅波长期困在象牙塔中，活成
了一个脱离社会过于单纯的人，
也正是这份守旧和单纯，让他与
时代格格不入。

于和伟扮演的马寅波，开始
时局促、复杂，就像他写的那些
压箱底的旧手稿一样，皱巴巴，
总被奚落和冷遇，无从舒展。状
态低沉、失落，挫败感十足，马
寅波处处无能但是又不甘于平
凡，心若苍穹，肉身却陷在市井
的琐碎中，无力发挥。天降契机
后他以隐身作者的状态走向人生
极致，好像满是皱褶的旧衣，终
于被熨烫平整，焕发出新的光
彩。这个时期，于和伟赋予马寅
波“疯癫人生”的状态，他犹如
范进中举般狂喜，从自卑反转至
自大。他仿佛变成了神笔马良，
普天之下，万事万物，没有他不
能梦笔生花的。儿子苏醒后拒绝
冒名合作，他又想拉住刹那即逝
的癫狂，陷入了一种更为极端的
疯狂之中，甚至冲冠一怒为销
书。最后企图说出真相的他却发
现，真相已经没有人在乎了，别
人只嫌他碍事多余。

在大段独白式的演出中，马
寅波不停地追问世俗的怪圈，如
何将他放逐、拉拢又再次抛弃，
他相信是自身的真才实学让书得
以出版，而不是因为盗用了儿子
的名。但世俗就是那么滑稽，荒
唐，在话题和炒作下，他能轻而
易举出版一本畅销书，当他抛弃
浮名，想认真出版一本属于自己
的著作时，却只能积压在仓库中
冷却。这时马寅波才真正意识到
人心易变，世态炎凉。于和伟演
出了马寅波这样一个成长和心态
滞后于时代的中年人与现实的碰
撞，演出了他在与世俗通融、决
裂又最终和解状态中的若干挣
扎。

最后在楼顶，马寅波为了劝
解杰西卡，梳理了一番人生的大
道至简，自己也平静下来，这时
候的马寅波，与世俗的拧巴和对
抗终于达到了一种意外的和解。
马寅波内在确实是个单纯、善良
的好人。但就在观众意识到这个
角色的可爱之处时，他又突然坠
楼——这个瞬间对观众有着非常
大的冲击力，谁会接受一个内在
良善的人要毁灭的可能呢？意
外、惊恐、痛苦、豁达、狂欢这
些表情迅速呈现又瞬间消失，于
和伟用复杂的微表情演出了马寅
波在下坠瞬间终于达到了一种身
心的放松，他和这个世界和解
了。

来源：《文汇报》 作者：
崔辰

于和伟：用表演捍卫生活的复杂瞬间


